
2017年2月1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李青2 副 刊

□马西良世间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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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焕成人生咏叹

乡居

故里风情故里人，少年旧梦动乡心，

归来结舍青山下，合与松竹作近邻。

山村写生

清溪石陌绕民房，鸟语园林花果香，

最爱薄云烟雨里，山村缥缈画中藏。

访友道上

三月阳春访友人，桃花夹道迓来宾，

清风有意戏熟客，总把落花撒满身。

乡居写趣

院傍清溪房倚山，家花野卉互勾连，

山禽似觉是邻居，不请常来蹭美餐。

塘畔歇晌

塘畔歇工困意浓，草床久卧梦难成，

群蛙哪顾他人怨，只管闹腾歌不停。

乡居写事

割草锄禾牧猪羊，退休乡居依然忙，

晚餐每至黄昏后，把酒堂前饮月光。

夏夜纳凉

烟锅明灭一壶茗，垂柳轻拂三五翁，

蒲扇摇着庄户话，大山无语会神听。

观冬景

滴水成冰万类霜，飕飕刺骨北风狂，

开帘久向暖窗外，怜看寒禽觅食忙。

乡居杂诗
（八首）

□李尚元

去年深秋时节的气温变化
的很快，由原来的最高摄氏二
十多度一下子降到了十度左
右，甚至接近了零度。特别是
到了初冬时的几次晨霜的来
袭，地上曾经长势茂盛的树叶
和野草等物种，在寒冷的风霜
面前，无奈地成为飘落的黄叶
和枯草，终结了一个生命周期
的轮回。整个世界似乎都被这
时的寒冷摧残的一片凋零，没
有了生机，唯独麦田里的麦
苗，依然翠绿满畦，生机盎
然。

我对麦苗，一直存着敬畏
之心，这不仅仅是因为它为人
类奉献了至少一半的食物，更
是因为它的顽强与坚韧，令我
无限敬佩。联想小麦生长过
程，回顾农民的辛勤劳作，不
由心往神驰，思绪万千……

小麦是世界上分布最广的
粮食作物，俗话说“民以食为
天”，食以粮为主，粮以小麦
为冠。小麦是越冬作物，为了

“多收几斗”，农民付出了诸多
的艰辛，闲人雅士可曾知晓。
唐代李绅“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脍炙人口的诗句，从
古到今，传诵不衰，学前玩童
都能熟背如流。在我们鲁南地
区，关于小麦的播种日期，一
直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谚语：

“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
正当时”，这也就是说，小麦
种子下地的时候，已是“露气
寒冷，将凝结也”的深秋时
节。在红消绿残，万物萧条之
际，坚强的小麦，却能不畏严
寒，纳天地之灵气，冲破坚冷
的泥土，凌霜天，迎朔风，勇
敢地探出它那虽嫩生生，却有
着剑一般的锐气；虽鹅黄稚
嫩，却有着铁一般骨气的苗，
这本身就是一种气节。很快，
在更趋寒冷的气候中，麦苗却
展开它那喜庆的笑脸，铺展成
绿茵茵的地毯。那情状，是喜
庆，更是一种不屈。而此时，
在天地间，一切懦弱者，便都
倒下了。只有那麦苗，更显凛
然与力量，大有压倒一切的气
势。

即使到了大雪压顶时，面
对苛酷的严峻考验，唯有麦苗
却以此为乐，这是何等坚强与
豪迈？

记得小时候，曾看到乡亲
们，在春气抬升，麦苗将要伸
展起腰肢的时候，套上牛，拉
上石滚，在麦地里来来回回地
碾压，把那已昂起激扬脑袋的
麦苗，硬生生地压回到地面
去。当我看到麦苗瞬间低头折
腰地匍匐在地面，真不知道它
有没有哭泣，但很担心，很心
痛，始终不能理解他们为什么
这样对待已被严寒伤害很深的
麦苗。然而，当第二天一早，
我急切地去看那"受伤"的麦苗
时，却见它更威风凛凛地站立
在麦田里了。

于是，我对麦苗的敬畏之
心从此产生，不是吗？它虽然
没有“一片丹心向阳”的艳丽
的花朵，但它那“三九严寒何
所惧”的凛然大气，它那越挫
越勇的坚强，它把一切奉献给
人类的无私，岂能不让我们敬
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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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兆如往事悠悠

去年入冬以后，就盼望着冬天能来一
场雪。盼望着，盼望着，雪，年后才姗姗来
迟。望着雪花飞舞，一种高兴的感觉油然而
生。俗话说，瑞雪兆丰年。冬天的雪，预示着
来年又是个好年景。

下着雪又逢双休日，干脆哪也别去，呆
在家里，泡上一杯茶，捧上一本书，聆听大
师们的教诲，或者打开手机，先看看天下新
闻，了解大事小事，再到微信里逛逛，看看
朋友们晒出的生活百态，品读一下互相交
流的精典篇章，尽情享受蜗居闲暇的快乐。

好长时间没有体验到这种惬意的生活
了。平时的双休日，总是这事那事，能静静
地呆在家里实属难得。幸福的时刻说到就
到，怎不让人高兴而激动？

书读累了，手机看倦了，便移步窗前，
放眼窗外白茫茫的世界，一时间，神思弛
往，一个个镜头一幅幅画面一缕缕思绪飘
然而至，让人欲言又止，欲罢不能。

此时此刻，年近七十的父母正在家里
围炉而坐，或看电视或听收音机，或与左邻
右舍家长里短的闲聊，这是他们的精神生
活，多少年来乐此不疲，自得其乐。每到冬
天，就想让父母到城里有暖气的楼房住上
一段时间，可他们执意不肯，总是舍不下朝
夕相伴的黄土地。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每当回家看到渐渐苍老的父母，心中不免
责怪时间的无情。越是这样，越想着能多为
父母做点什么，尽足孝心，努力报答永远也
报答不完的养育之恩。

眼下的农村，生活条件今非昔比。家家
都能买得起煤炭生炉子，许多户还装上了
空调和土暖气，天热天冷，纯朴的乡亲已不
再畏惧。在这天寒地冻路滑的时刻，那些从
小一块光屁股长大的兄弟爷们，肯定又会
聚在一块打起够级，喝起了小酒，侃起了大
山。因为平时到处奔波打工挣钱，下雨下雪
天就是他们的星期天。

我很幸运，通过考学走出了农村，打心
里感激赶上了好社会。虽不用再种地，但对
农村对农民一直有着特殊的情感。看到农
村的变化，看到农民的日子越过越好，我觉
得我的心里比他们还高兴。

时间过得太快，原先经常用到的“白驹
过隙”、“弹指一挥”，现在体会更深。一晃人
生四十多年，如果不和 80 后、90 后在一
块，真没有觉到自己年龄真的不小了。人生
能有几个四十年，一想起这点总有一种时
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迫切，是的，日出日落，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迎着太阳，必须与时间
赛跑，该做什么抓紧去做，不给人生留遗

憾。
聪明可爱的女儿正上初中，为了她的

健康成长，我和妻子最大限度的尽着自己
的责任和义务，不把孩子培养成才，我觉得
就对不起孩子，也是当父母的最大失职。所
以，每一天，都是按部就班，循序渐进，不敢
怠慢，看到女儿一天天长大，特别是取得一
个个明显的进步，欣慰之情悄然而生。

还有亲戚朋友，平时联系少的应当多
打几个电话聊聊天，没事时多走动走动，串
个门，交流一下思想情况，加深一下彼此的
亲情友情，毕竟亲戚朋友是人生的宝贵财
富。

两天时间转眼即过，周一就要上班了。
即使天气再冷，也挡不住按时上班的脚步。
拿着老百姓的纳税钱，就要对得起这份工
资，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用心尽力地干好
份内的事，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奉献。

思绪翩翩，想的很多，美好的愿望也很
多，但万丈高楼平地起，一切皆从今日始。
既然处在一个最好的时代，就要更好的活
在当下，把握今天，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
实向前走，不管前边的路有多长，能否实现
自己的一个个奋斗目标，只要在人生的旅
途中留下坚实步履，这一追求人生的过程
足以让此生无憾。

雪 寒 暇 思

初一的早晨，小城似乎冷静了很多，没
有了拥挤的车流和堵车的现象，在不绝于
耳的鞭炮声中，一辆辆小车从城区涌出，驰
向萧肃的乡村。

今年三弟从新疆回家，哥哥年前一再
邀请一块回老家过年，四弟一家一大早就
驱车赶回乡下老家。老家虽然离城不远，自
从父母离开我们之后，兄弟四人分居各地，
回老家的次数逐渐减少，即使回家也是来
去匆匆。

天上的小雨轻飘飘无忧无虑洒向大
地，把欢度新年的气氛滋润得湿漉漉的。村
里的乡亲正在结队一家一户磕头拜年，见
面总是不忘先作个揖，道声：“过年好”。不
仅是一种习俗，更是一种祝福。虽然天天
见，大年初一是一个新的年份的开始。农村
人淳朴善良，即使生活中有点言差语错、工
作中有什么“过节”，初一见面一句“过年
好，过年发财”，相逢一笑泯恩仇。

村里的道路不仅大路硬化，墙壁美化，
路灯天一黑就亮，道路两旁栽花植草。东沙
河镇去年全力实行户户通工程，过去回家

一趟，车难进村的老家马河口村，家家门口
都铺上了水泥地。村庄面貌给人“洁、净、
新”的感觉，看看乡亲们的精气神都足足
的，一辆辆小汽车排成了长队，进城买年货
看亲访友都有了专车。

一阵疾驰的火车把我的思绪唤醒。往
东一看，一辆疾驰的白色列车瞬间从村头
飞过，转眼进入不远的高铁站。高铁新城已
现规模，新修的道路四通八达，不远的高楼
直冲云霄。村变成城，村民变市民，是形势
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村南的土地已被高铁
新城建设收购，一河之隔鸡犬相闻和马河
口村一个马姓分两村的万庄村，如今在这
片土地上已经消失，不久这里将有一栋栋
高楼迭起。我写的那篇散文《即将消失的村
庄》，是我对万庄村永远的记忆，两村割舍
不了的亲情友情，乡亲们那种淳朴善良的
感情。

中午热情的嫂子和从济南赶来的侄子
马宁，精心制作了两桌丰盛的菜肴，热菜凉
菜花样迭出，荤菜素菜搭配合理。三弟从新
疆带来的卤马肉，侄子从济南带来的好酒，

家里油炸的土豆山药，园里刚拔的菠菜。一
家人和和美美，有说有笑。唠家常忆往事酒
兴更浓，谈工作叙亲情热情高涨。

儿子用手机在“兰馨部落”家族微信群
中发出聚会的视频，一会就收到了来自北
京、贵州六盘水和到海南三亚过年的家人
亲戚的祝福。远在新疆的姐姐还和我们发
出视频聊天的邀请，万里之遥面对面祝福。
原来说好一块和三弟回老家的侄子马辉、
马晓，因公司年初有活动、部队有任务不能
回家，不能参加老家的团聚，表示非常遗
憾。

老家是一种割舍不了的亲情，是参天
大树扎根的地方。在老家过年是亲情的凝
聚，是乡情的汇聚。乡愁，汇聚着一个个奔
波四方游子对家乡的思念。乡愁，浓缩乡亲
一代代子子孙孙对老家的爱。在老家过年，
才能感受到人生的美好，才能体会出厚重
的幸福感。

潇潇洒洒的细雨中，回老家过年，一家
老小吃上一顿年饭，让我萌发出了那颗久
违的童心。

回老家过年

儿时的乡村，不管冬日雪落多薄多厚，
风割脸多疼多木，只要得空了，男人们总爱
扎堆儿闲说。

腿脚拿不利索的，墙旯角，麦草垛，秫
秸圈，牛棚屋，只要能避风好取暖，都是闲
扯的好去处。年轻时走南闯北见世面的，拉
奇闻异事，说了有趣的稀奇的，半黑半紫的
两片，也能扯去耳根，艰辛处不顺溜，也免
不了哂笑着骂上两句感慨几点。两腿插去
桑沟，一辈子没出过远门的庄稼地里的老
把式，听又像没听，懂又似没懂，对人家说
笑，显得羡慕又不屑，于是默然咬烟管，也
不多搭腔，只寻着个什么来瞅着，专注地盯
住。

另一种奇景，使人看着丰子恺的漫画
来的，老，又不是多老的那种，一早起来，粗
肥的裤腰免上毛儿角的，两手抄了袖筒，平
端着朝代销店来。不说话，掌柜的就知道他
要什么。一阵叮当当，酒杯摆上，缸盖儿揭
开，酒提子也伸进去了。小心提出来，满满
盈盈，不多不少，正好二两半。急喝的，也不
坐，呆脸仰脖，喉结一提一缩，咕咚就完，然
后捋胡子砸嘴，意犹未尽的样子。粘糊的，
凳子一坐，慢慢地咂，细细地品，有时候再
买个咸鸭蛋，或向掌柜的要块咸菜疙瘩作
馔儿。碰了几个勾当着同事的，就更黏了，
咂摸间，一杆旱烟锅，你吃完一锅子了，装

了烟来轮到我吃，我吃完一锅子了装了烟
来再轮给他吃，嚷来让去，水淋淋的烟锅
嘴子就像饱蘸墨的笔头。我家隔墙的何怀
甘大爷，一回小晌午头了，酒盅那还掂
着，我问，不答，出屋拿脚去踢路旁的
树，他是一棵树接着一棵树地踢，最后可
能是踢疼了脚，骂，说马是世上最倒霉最
没出息的东西，和驴交配，生个孩子却不
像它，也不叫它爹姓它的姓氏，只知道给
人家打粮，剩下自己一根棒秆子出憨力。
之后仆地，我喊一声过去，他也哼一声过
来，过来的声是鼾声，鼾声在一团白气中
散了骨架，没了骨架便是了眠曲，凭怎样
叫他也不醒。

村里有个下煤矿的非农业，他家的红
灯牌收音机，每晚揪拉着半庄子男人的魂。
单田芳的罗通扫北，刘兰芳的杨家将岳飞
传，听得大伙儿如痴如醉。村北头的丁三爷
最着迷，那神头啊，绝对高涨和饱满，且自
始至终，听得烟锅里的烟火哔哔剥剥，听得
两颊深陷，听得脸面通红，好像听得天底
下，只剩这一种快活，寻不到别的通心透肺
了。

我那时小，多听不懂，但刘兰芳那句
“哎——小南蛮，不要再往前走了，再走
我就开弓——放箭啦！咔——”一听就明
白，上学下学，和伙伴追逐打闹，它是我

嘴头子上最强大的武器。评书一完，忠臣
呀义侠呀，被夸得摘尽了九天星月五洋鳖
鲨，而奸佞之人，给骂得狗屎不如，恨不
得还去拿菖蒲作剑舞，非砍他个祖宗八辈
儿才解恨。但三爷不这样，常烟锅嘴儿杵
胳肢窝戳着擦了擦，说，说书唱戏，隔帘
相着，才是味道来……好了，该歇了，都
回吧！八十几岁的三爷，果真就是历经雪
雨风霜平地炸雷的高山老石，村头站的那
株千年银杏，逢这一般的事，三言两语就
理地人亮得给镜似的。

一年，一年，又一年，太阳回家是月
亮，月亮睡了又见光亮，日子一天天这样
写一天天这样翻，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才算起变化，而且越
变越大，越变越深刻，越变越朝稀罕里
长，往历史里埋。我的本能里，对它有种
老是回望的冲动，且漫来广袤的蜜甜。但
不否认，一点儿极微细的，在落寞着的一
种东西搅着这份甜蜜。只是转念来，不懂
得贫穷、劳困，不懂得从土坷垃讨日子的
晚生，这实则非诗，乃一部书，一部困苦
的书，一部中国乡村演绎了几千年的书，
阅读它，能照历史，能照今人，照生活，
更照日子前走的步子；理解它也像茶马古
道和马帮的消失，带走一段风景和一种文
化现象，却迎来了更好的明天。

闲冬

一

游西石棚瀑布

云谷绵延何壮丽，凌烟飞瀑荡清风。
榴花蕊绽逐蝶笑，仙洞林开送夏晴。
波绕禅林钟响远，人寻幽壑鸟鸣空。
月浮天外夕阳晚，谁卧青山伴岭松？

二

复游西石棚瀑布

细雨弥天地，微醺上黛峦。
飞瀑惊长壑，急流跃碧潭。
虚明青霭遁，远近野花鲜。
醉卧斜岩下，浮云任我闲。

三

寻云谷瀑布

或道危岩尘世外，晨曦探访入青山。
迢遥曲壑遮炎日，隐显清波奏玉弦。
飞瀑迎怀云际泻，浮岚悦目树梢翩。
鸡鸣一两人家处，水彻声闻几许年？

市中北郊

瀑布咏
侯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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